
抵 达 北 极 圈 ，进 入 北 极
村，迎接我们的是一排颀长俊
雅的樟子松。有人脱口而出：

“呀！又见美人松。”
其实，我在车子行驶的过

程中就已经发现了它们。
樟子松躯干挺拔，树皮肉

红，针叶墨绿，纵横有序，仿佛
一道道绿色屏风，列队伫立在
每 条 大 道 的 两 侧 。 下 车 后 ，
徜 徉 在 树 林 里 ，我 才 发 现 樟
子 松 的 躯 干 下 部 是 深 褐 色
的，鳞片深裂，而且上部的肉
红 色 与 下 部 的 深 褐 色 大 约 在
距 离 地 面 两 米 高 的 地 方 分
隔 ，两 色 泾 渭 分 明 。 仰 望 树
冠，虽然横枝密集，但针叶疏
朗，每棵树均在 10 米以上。有
意思的是，四五柄横逸的树枝
环绕树干，形成了一个个同心
圆，重重叠叠又相互避让。与
我们在二道白河镇看到的“美
人松”很不一样。

相较而言，二道白河镇的
樟 子 松 通 体 鲜 艳 夺 目 —— 肤
红貌美，躯干高挺，真当得上

“美人”二字。
一 位 来 自

上 海 的 中 年 女
士 对 着 红 衣 的
同 伴 说 ：“ 这 是
樟子松，又叫海
拉 尔 松 。 美 人
松是长白松，只
有 二 道 白 河 镇
才有。”

“ 它 们 有 什
么 区 别 吗 ？”我
好奇地问。

她 瞥 了 我
一眼，发现是陌
生人，便没有吱
声 。 倒 是 她 的
同伴接上了茬：

“你们好像是安
徽团吧，来了不
少人？”

“ 是 的 ，来
了 80 多 人 。”我
及时回答，以示
友好。

“ 我 觉 得 樟
子 松 和 长 白 松
没有太大区别，
就 像 是 孪 生 姐
妹吧。”红衣女士一边说，一边
打开手机里的相册，先是递给
同伴看，然后又送到我跟前。

她显然是一位知识女性，
也许是出门前做足了功课，我
对她肃然起敬。

她说得没错，樟子松和长
白松虽然产地不同，群体大小
不同，但乍一看挺相似。植物
学家研究表明，长白松属于欧
洲 赤 松 分 布 最 东 的 一 个 地 理
变 种 ，只 生 长 在 长 白 山 的 北
坡 ，而 且 处 于 海 拔 800 米 到
1600 米 的 二 道 白 河 镇 。 樟 子
松 的 雌 球 花 、球 果 种 鳞 的 形
状、小枝的色泽以及针叶的质
地与欧洲赤松都相似，唯有老
树树干下部的树皮较厚，纵裂
深，呈灰褐色或黑褐色，上部
树皮呈黄色或褐黄色，会随生
长 裂 成 薄 片 脱 落 。 樟 子 松 的
针叶长短变异颇大，最长可达
12 厘 米 ，直 径 1.5 毫 米 —2 毫
米，冬芽呈淡褐黄色，形态特
征与欧洲赤松不同。

记 得 入 住 二 道 白 河 镇 那
天，已是深夜。导游说，二道
白 河 镇 景 区 有 不 少 百 年 以 上
的美人松。遗憾的是，大家没
有 闲 暇 时 间 去 观 瞻 。 好 在 我
们 下 榻 的 小 旅 馆 后 面 也 有 几

棵，树龄大约 50 年，直径 30 厘
米左右，芽鳞红褐，针叶密匝，
亭亭玉立，宛若窈窕淑女。它
们似乎长不大，永远处于少女
的妙龄时光。

因孤陋寡闻，我过去一直
以为家乡的黄山松，譬如迎客
松，是天下最美的松树，其次
是 九 华 山 的 凤 凰 松 。 到 了 威
海 后 ，见 识 了 黑 松 的 刚 劲 之
美，啧啧赞叹。后来发现不少
城市将黑松作为行道树，我便
不 知 不 觉 地 替 家 乡 的 油 松 感
到自卑。至张家界，又发现那
里的松树竟然不逊于黄山松，
其根扎于险峻的陋岩，云里露
峥嵘，雾里羞遮面，真的超凡
脱 俗 。 这 时 我 又 见 到 了 美 人
松，油然惊诧于它们的美貌。
奇妙的是，我的那种替家乡松
树 自 卑 的 心 理 反 而 渐 渐 淡 薄
了。世间万物，皆有所善，这
才是世界缤纷的奥秘。

通往北字广场的路上有一
棵 北 极 树 王 。 标 牌 上 的 文 字
为 ：“ 树 种 为 樟 子 松 ，又 名 海

拉 尔 松 。 树 龄
200 年 左 右 ，树
高 19 米，树冠直
径 9 米。这是一
棵见证了北极历
史 沧 桑 ，富 有 传
奇 色 彩 的 古 树 ，
它 以 粗 硕 的 树
干 ，支 撑 起 天 地
的庞然。曾经受
过无数人的祈福
膜拜。”

我忽然发现
了 一 个 事 实 ：北
极树王的躯干竟
然 如 此 短 ，与 周
边樟子松迥然不
同。后来查阅了
资 料 ，才 知 道 樟
子 松 分 布 较 广 ，
树形因生长环境
不 同 而 有 所 区
别 ，譬 如 生 长 在
大兴安岭地区的
樟 子 松 ，树 冠 为
尖 塔 形 ，树 干 高
大 ；而 生 于 海 拉
尔以西及以南沙
丘 地 区 的 樟 子

松，其冠平，躯干短，譬如北极
树王。

令人欣喜的是，不少樟子
松 上 都 安 装 了 袖 珍 小 木 屋 。
它们在阳光下格外显眼，中间
有一个黑黝黝的圆形窗户，多
数空空如也，眼下已然过了鸟
类 的 哺 乳 期 。 当 然 也 有 临 时
栖身的鸟儿，透过袖珍小木屋
的窗户向外张望，甚至冲我们
调 皮 地 眨 眼 睛 。 它 们 对 来 来
往往的人群并不陌生，甚至愿
意 与 人 互 动 。 当 我 离 去 的 时
候，偶然瞥见一只小巧的雀儿
从窗户里飞出来，跟随了我很
长一段距离……

傍晚我们入住了一户农家
乐 —— 北 极 村 之 家 。 它 坐 落
于黑龙江江畔。

趁着天色未晚，我和同室
的 老 朱 匆 匆 来 到江边。他拍
照，乐此不疲；我且行且止，驻足
眺望。江边有一陋亭，茅草所
盖。内嵌原木墩为凳，旁有两棵
年轻俊美的樟子松，一左一右。
休憩于此，凝视缓缓南去的江
水，我眉头紧锁——黑龙江由内
河变成界河，那是一段沉痛的历
史。离开时，我又回过头，拍了
一张茅草亭与樟子松的合影。
生命的气息在此弥漫。

细箩村是一个偏僻的小山
村 ，也 是 有 名 的 贫 困 村 ，山 高
路 远 ，交 通 不 太 便 利 ，程 为 是
这个村的驻村书记。

城 里 长 大 的 程 为 家 庭 富
裕 ，生 活 无 忧 ，根 本 没 有 经 受
过苦难。但作为党员，响应国
家 政 策 ，助 农 扶 贫 ，振 兴 乡 村
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当领导
们考虑派谁去细箩村时，程为
站 了 出 来 ，申 请 去 做 驻 村 干
部 ，他 暗 下 决 心 ，不 做 出 点 儿
成绩就不回来。

坐了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
到了镇上，又坐了近一个小时
的“蹦蹦车”来到细箩村，看到
和 山 下 几 乎 处 于 两 个 时 代 的
村 庄 时 ，他 真 有 点 儿 后 悔 了 ，
恨 自 己 莽 撞 冲 动 。 但 既 来 之
则安之，程为鼓励自己要对得
起胸前的党徽，无论如何不能
退缩。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村子
以 肉 眼 可 见 的 速 度 发 生 了 改
变 ，进 村 的 大 路 修 通 了 ，村 子
里 其 他 的 小 路 也 修 得 平 平 整
整 ，道 路 两 边 种 上 了 海 棠 花 、
山 楂 树 和 梨 树 。 程 为 说 ：“ 果
树开花时是一道绝美的风景，
结 了 果 子 还 能 给 大 伙 儿 分 了
吃 呢 ！”起 初 村 里 的 人 都 认 为
这个城里来的年轻书记，不脚
踏实地，光讲表面美观。可春
天走在繁花盛开的道路上，嗅

着阵阵花香，夏秋时节果香满
路 ，他 们 也 不 由 得 喜 欢 起 来 。
各 家 的 房 屋 在 程 为 的 组 织 下
该 修 的 修 ，该 整 的 整 ，每 间 房
舍的外墙都涂了淡黄色涂料，
黑色的屋瓦鱼鳞一样起伏，在
高峻的山脉映衬下，小村如油
画一般色彩鲜艳，竟成了远近
闻名的旅游打卡地，迎来了一

拨又一拨游客。
程为给大家出谋划策，寻

找 赚 钱 的 方 法 。 村 里 有 人 出
不 了 远 门 ，得 守 在 家 里 ，怎 么
办 呢 ？ 现 在 人 们 注 重 绿 色 环
保，讲究养生保健。程为想到
母 亲 每 年 都 会 从 老 家 带 点 老
丝瓜回来，其貌不扬的老丝瓜
摇身一变就成了洗碗巾、搓澡
巾、鞋垫子……植物制成的各
种用品无添加无污染，多好的
项目啊！

程为走访了多家种植园，
考察丝瓜络项目，越考察他就

越兴奋，觉得自己的想法能实
现。于是，他和村里的班子成
员讨论后，又开会向村民们介
绍了这个项目，得到了不少村
民的支持。

几 千 株 丝 瓜 苗 买 回 来 ，
大 家 按 照 他 教 授 的 方 法 种
了 下 去 。 天 朗 气 清 ，风和日
丽 ，丝 瓜 苗 长 得 分 外 精 神 ，绿

莹 莹 ，水 嫩 嫩 ，大 伙 儿 别 提 多
高兴了。

这天老杨来到田里，发现
丝瓜苗叶子有些枯黄，还有些
已经掉落，长势也不如前些日
子 好 了 。 这 是 怎 么 回 事 ？ 老
杨叫来同村几个人，每个人田
里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众人找到程为，七嘴八舌
地问：

“程书记，咋回事？丝瓜苗
是不是有问题啊？”

“程书记，您可不能坑大伙
儿啊。”

程为蹲下身仔细检查，眉
头紧皱，随后焦急地说：“我去
请农业专家。”

他急匆匆走了，留下几个
老农唉声叹气，心里没底。

“到底是年轻人，办事不牢
靠啊。”

谁知第二天一大早，农业
专 家 就 来 了 。“ 这 是 去 年 刚 分
到咱们这儿的农业技术员，别
看他年轻，在全省农业比赛上
可 是 得 了 第 一 名 呢 。”程 为 信
心满满。

小技术员羞涩地笑笑，蹲
下去一行行检查着，不一会儿
他 就 有 了 结 论 ：“ 是 感 染 了 黄
瓜 花 叶 病 毒 ，我 先 带 回 去 检
测，你们放心，这病能治，保证
不会减产。”

看着他从容坚定的笑容和
清澈如水的眼眸，人们躁动的
心渐渐平静。下午，小技术员
配了药，程为连忙带着大伙儿
到田里喷洒。

忙活了一周，丝瓜苗终于
恢复了精神，大家脸上是如释
重负的笑容。

秋风吹起的时候，丝瓜丰
收了，一个个黄皮老丝瓜又粗
又长，饱满壮硕。村民把老丝
瓜 送 到 加 工 厂 ，做 成 了 鞋 垫 、
洗 碗 布 、搓 澡 巾 等 日 常 用 品 ，
换 来 的 红 彤 彤 的 钞 票 映 红 了
一张张灿烂的笑脸。

一面红旗被叠放在衣柜里。
展开，旗上已有了交错的折

痕。卓玛把红旗放在桌上，用手
掌轻轻地一点点铺平。还不够，
卓玛又取来熨斗，小心地沿着条
条折痕熨烫，压过去又拉回来。
卓玛的动作很熟练，不一会儿，
红旗就完完全全舒展开，卓玛脸
上的笑也跟着舒展开了。

时令是极寒的冬月，时间定
格在晌午，在海拔 3600 米的高地
上，太阳的金辉只在某处零碎地
撒了一些，雪原各处仍旧弥漫着
无形的冷意。北来的风时不时
在雪原上驰骋，枯草上粘连的雪
粒便有了松动的迹象。时间久
了，雪粒全都活跃起来，纷纷扬
扬，又如絮乱舞，最终向通往某
处的山道卷了过去。

雪粒在卓玛四周跳动，她的
眼前白茫茫一片。行程还未过
半，山道依然崎岖坎坷，若双脚
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卓玛就会打
个趔趄，然后像石头一样从坡面
上翻滚下去。若现在退回去还
来 得 及 ，循 着 雪 印 一 点 点 往 回
走，卓玛很快就能回到那个住了
几十年的木屋里。风和雪一定

闯不进去，那里有火炉，把木柴
点燃了，烟囱上再冒上一溜儿青
烟，手和脚就会变得像在被窝里
一样暖和。卓玛还可以在炉上
坐一壶酥油茶，捏几团软糯可口
的 糌 粑 。 一 口 糌 粑 ，一 口 酥 油
茶，卓玛可以安然度过令人生畏
的凛冬。

但卓玛选择了继续前行，她
一直保持着前行。她后方的木
屋 像 一 座 岗 哨 ，顽 强 地 扎 在 那
里。几十年来，卓玛从这座木屋
出发，周而复始地前行。木屋的
对 面 是 几 十 里 山 路 ，那 是 通 往
目的地唯一的路。那里横着一
条 看 不 到 尽 头 的 边 境 线 ，越 过
边 境 线 就 又 是 白 茫 茫 的 荒 原 。
几十年的风雪，时常淹没这条边
境线。茫茫雪原，杳无人迹，卓
玛孤单的脚印沿着那条路一点
点踩过去，边境线因此变得清晰
起来。

卓玛会老，也许有一天，她
再也不能踏上雪原，再也不能守
着那条线了。可卓玛时常这样
想：“我老了不要紧，我的女儿，
我的孙女，还有我未来的一代又
一代后辈子孙们，他们终会守下
去。”思及此，卓玛也就不再为即
将老去的自己担心。

卓 玛 的 身 影 在 山 道 上 慢 慢
挪动着，她脖颈上的围巾，手上
的棉套，脚上的绒鞋已被雪粒严
严实实地盖了一层。卓玛走得
很坚定，额前的发丝在风中尽情
飞舞，发丝下的细眉在雪里傲然
挺立，细眉下的双眼在风雪里毅
然撑圆。风雪想要从卓玛身上
夺取些什么，可她的双臂紧紧护
着自己，紧贴着卓玛身体的是那
面熨好的红旗。

太 阳 的 光 芒 在 雪 原 上 彻 底
散开了，大片大片，耀眼夺目，卓
玛终于到了。几日的雪又把边
境线掩盖得模糊了，卓玛心疼，
一脚接着一脚，继续往前踩着，
卓玛踩得格外用心。

边境线再一次清晰起来，卓
玛松了口气，又把怀里的红旗缓
缓展开，迎着艳阳骄傲地举了起
来。鲜艳的旗帜在阳光的照耀
下散发着暖色的光，那光又穿过
旗帜，在卓玛脸上映出了一片灿
烂的红霞。

卓玛在雪原上久久伫立，手
上的红旗长久地举着，她舒畅地
想要喊一声。突然，一阵呼喊声向
她涌来，那是呼唤卓玛的声音，亲
切又热烈。卓玛回头，看到一群
举着旗帜的人正向她奔来。

□
包
光
潜

我 家 有 个 小 木 箱 ，被 祖 父
小 心 地 保 护 着 。 从 我 记 事 起 ，
我 就 知 道 那 是 祖 上 传 下 来 的
宝物，不光有文化底蕴，还价值
不菲。

父 亲 说 ，他 十 岁 那 年 ，家 乡
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炽热的
太阳高悬在天上，像 个 大 火 球 ，
日 复 一 日 地 炙 烤 着 大 地 。 田
野 里 ，土 地 干 裂 得 像 乌 龟 的
壳 ，一 道 道 深 深 的 裂 痕 仿 佛 是
大 地 干 涸 的 嘴 唇 ，在 绝 望 地 祈
求 着 雨 水 。 家 里 那 点 儿 存 粮
眼瞅着就快没了，父亲和姑姑饿
得直哭鼻子。

一 天 大 清 早 ，昏 暗 的 屋 子
里，奶奶看着锅里清汤寡水的野
菜汤，眼泪噼里啪啦地掉，她拉
着 爷 爷 的 手 说 ：“ 老 头 子 ，咱 把
那 传 家 宝 卖 了 换 点 儿 吃 的 吧 ？
孩 子 们 饿 得 受 不 了 了 ，这 日 子
可 咋 过 呀 ！”爷 爷 紧 皱 着 眉 头 ，
眼 神 中 满 是 纠 结 与 不 舍 ，他 深
深 叹 了 口 气 ，回 应 道 ：“ 再 等 等
吧 ，真 到 走 投 无 路 的 时 候 再
说 ，这传家宝是祖宗的念想，不
能轻易就卖了。”

到 了 1991 年 ，灾 难 再 次 来
袭，雨就像发了疯似的一个劲儿
倾泻而下，整个世界都被雨幕笼
罩。我家的土房子被雨水泡得
不成样子，在风雨的肆虐下，墙
上裂了七八道大口子，屋里到处
都在漏雨，滴答滴答的水声像是
房子痛苦的呻吟，实在没法住人
了。盖新房得花许多钱，可那时
候家里一年到头也就挣个千把块
钱，盖房子的钱对父母来说简直
是个天文数字。

全 家 人 坐 在 一 起 商 量 了 半
天，在昏黄的灯光下，母 亲 犹 豫
了 很 久 ，小 声 说 ：“ 要 不 ，咱 把
那传家宝卖了吧？好歹能盖几
间 砖 房 ，有 个 地 儿 住 ，总 不 能
一直在这样的房子里过着担惊

受怕的日子吧。”父亲闷头抽了
好几口烟，烟雾 缭 绕 中 ，他 缓 缓
开 口 ：“ 还 是 再 等 等 吧 ，没 到 那
个 份 儿 上 ，不 能 干 这 事 儿 。传
家宝承载的东西太多，不能轻易
放弃。”

五年前，我也到了该成家的
年纪。相处了两年的女朋友说
想在县城买套房。 可 县 城 的 房
子 便 宜 的 也 得 一 二 十 万 ，我 们
家哪能拿出这么多钱呀。我硬
着 头 皮 跟 父 亲 说 ：“ 爸 ，咱 把 传
家 宝 卖 了 吧 ，这 样 我 就 能 买 房
子 结 婚 了 ，也 不 用 老 这 么 拖
着 。”父 亲 一 听 ，眼 睛 瞪 得 像 铜
铃 ，指 着 我 就 大 声 骂 道 ：“ 你 这
臭小子，咋能有这样的想法？以
前那么苦的时候，你爷爷奶奶就

算快饿死了也没动过传家宝，你
倒好，打起了这样的歪心思。这
传 家 宝 是 咱 家 的 根 ，是 咱 家 的
魂 ，怎 么 能 说 卖 就 卖 ！”我 被 骂
得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
进去。

为了尽快和女朋友完婚，我
更加努力地工作，早出晚归，披
星戴月。这样的日子十分难熬，
可 我 咬 着 牙 ，奔 波 在 兼 职 的 路
上，汗水湿透了衣衫，我也从未
想过放弃。两年过去了，我攒够
了县城房子的首付，生活平稳步
入了新阶段。

结婚前一天，父亲把一个小
木箱递给我。我捧着它跟父亲
开 玩 笑 ：“ 爸 ，要 不 我 把 这 传 家
宝 卖 了 换 钱 咋 样 ？”父 亲 笑 了
笑 ，说 ：“ 你 不 会 的 。”我 又 说 起
两 年 前 劝 他 卖 传 家 宝 的 事 ，父
亲 拍 了 拍 我 的 肩 膀 ，打 开 了 那
个 小 木 箱 ，里 面 空 空 如 也 。 父
亲 一 脸 严 肃 地 说 ：“ 儿 啊 ，这几
年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咱
们家的人就得有这股子劲儿，这
自强不息的精神才是咱家真正
的传家宝啊！”

□童谨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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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四面环山，百草丰
茂。春天一到，鲜花盛开，美不
胜 收 。 进 入 冬 季 ，气 温 逐 渐 下
降，草木相继枯黄，古朴厚重的
村庄在瑟瑟寒风中显出些许苍
凉，唯有山间数以万计、不畏严
寒、随风飘摇的火棘，为寒冷的
冬日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浪漫。

火棘的生命力十分顽强，无

论怎样贫瘠的土地、沟壑、岩缝，
它 都 能 肆 无 忌 惮 地 蓬 勃 生 长 。
火 棘 四 月 开 花 ，花 瓣 是 粉 白 色
的，叶片呈倒卵形，边缘有钝锯
齿，齿尖向内弯，叶柄很短。初
夏开始挂果，秋冬时节果实由青
变红，黄豆大小的火棘完全成熟
时呈火红色，形状与苹果极其相
似，它的果实直到第二年春季才
次第脱落，为山间成百上千的鸟
儿提供了充足的越冬食物。火
棘不仅可以食用，也是一味药用
价值极高的中药，还是一种观赏
性极强的植物。

在我的家乡，火棘有许多别
称——红珠、酸枣儿、火把果、红
子刺、状元红、救命粮等。火棘
完全成熟时，放眼望去，青翠欲
滴的枝叶间，火棘挨挨挤挤地簇
拥着，似珍珠，如玛瑙，为寒冷的
冬季平添了几分暖意。

老 一 辈 乡 亲 们 对 火 棘 深 怀
感 恩 。“ 夏 日 百 花 密 ，秋 来 万 籽
红。穷乡僻壤生，曾是救命粮。”
口口相传的诗句生动地诠释了
火棘对乡亲们的救命之恩。幼
年时，我常听爷爷讲述火棘的无
私馈赠：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的年月里，勤劳智慧的乡亲们为

了填饱肚子，将熟透的火棘采摘
回家，用山泉水漂洗干净，除去
火棘的苦涩味，放在太阳下暴晒
后用木杵捣碎，再用石磨将碎火
棘慢慢磨成粉末，用布袋装好挂
在干燥通风处。待到来年青黄
不接的日子里，乡亲们便小心翼
翼地取出火棘粉，掺着玉米、高
粱、荞麦、野菜等一起烹煮，顺利
地度过难熬的饥荒岁月。

火棘不仅是一种天然粮食，
也是我们童年时期不可或缺的

“水果”。秋末冬初，漫山遍野的
火棘颗粒饱满，色泽诱人。每天
放学，禁不住诱惑的我们都会迫
不及待地钻进树林间，任凭浑身
长刺的火棘树划破衣衫，刺破手
指，也全然不顾，麻利地摘下一大
把果实扔进嘴里，来不及细细咀
嚼、慢慢品味，直接囫囵吞下。待
到我们吃得肚子圆圆，才开始慢
慢感受溢满唇齿的酸甜味儿。

疯跑打闹之余，我们也很喜
爱打扮。吃尽兴后，我们找来棕
树叶，撕成细丝，将精挑细选的
肥硕火棘穿成串儿当首饰，或别
在发间，或戴在腕上，或挂在胸
前 …… 直 到 火 棘 干 瘪 了 也 舍 不
得扔掉。

记得我小学三年级时，不幸
感染了痢疾。刚开始，母亲以为
是一般的腹痛，根本没有放在心
上，直到后来我腹痛剧烈，持续
高 烧 ，心 急 如 焚 的 父 母 不 知 所
措，好在懂些医药知识的表叔告
诉他们，火棘能治疗痢疾，建议
父母摘些给我吃。几天下来，我
的腹痛逐渐减轻，病情也得到了
有效控制。长大以后我才从资
料里得知：火棘不仅可以止痢，
还能活血化瘀，对治疗肠炎、小
儿疳积等效果显著。直至今日，
每每想起火棘，我都不由自主地
心生敬意。

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家的消
费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但勤劳的
乡亲们仍然会去山间采摘火棘，
他们追求的不再是填饱肚子，把
火棘当作救命之粮。而是将采
来的火棘进行深加工，做成羹、
面食、糕点、果汁、果酱等美食。
每逢节日，餐桌上定会出现一道
健康、绿色、营养的火棘美食。

又逢一年火棘红，身在异乡
的游子很想回到阔别已久的家
乡，驻足观赏绿色枝叶间挂着的
宛如串串红灯笼的火棘，再尝一
尝那纯粹的家乡味道。

□
唐
安
永

□听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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